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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紅樓夢》中疾病意象的文學功能 

 

張惠思    謝雨珊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内容摘要： 

    疾病是人類社會常見的生存經驗之一，也是藝術領域，包括文學、

繪畫、音樂等經常涉及的主題。文學中的疾病主題主要有兩方面，一是

對現實生活中客觀疾病的描繪與書寫，二是具有象徵、隱喻等社會文化

方面的多重意義，也就是一種文學的審美手段和敘事策略。《紅樓夢》

中對疾病的描寫豐富多彩，疾病話語和疾病續寫精彩絕倫令人嘆服，本

文書寫《紅樓夢》中典型的疾病案例，結合疾病詩學的批評觀念，對其

進行文學功能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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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紅樓夢》作為封建社會末期的一部文學作品，裏面有大量的疾病

描寫，包括男性疾病、女性疾病、小兒病、老人病等，涉及的醫藥知識

共290多處，5萬餘字，使用醫學術語161條，描寫病例114中，中醫病案

13個，方劑45個，中藥125種，西藥3種，1這在此前的文學作品中是罕

見的，也很難簡單的理解為一種文學作品對生活的再現。文學源於生活

而高於生活，《紅樓夢》的疾病不僅是生理上的病症，還包括人的心理

與思想，這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說情節的推動，賴以生存的環境的優

劣，人物集體命運得發展都有其不可忽視的作用。 

 

貳、疾病意象的人物塑造功能 

 

《紅樓夢》在文學藝術上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塑造了諸多有血有

肉有特點又無一雷同的人物形象，而作為核心人物的林黛玉、薛寶釵和

賈寶玉，都有其自身特定的疾病。他們的病因、病種，以及疾病對他們

人生的影響，他們自身對疾病的態度，都是不相同的，這樣就塑造了他

們不同的身世、性格、思想等。我們從疾病的起源，展現的形式，造成

的結果，來分析林黛玉、薛寶釵、賈寶玉三人的人物形象與人物命運。 

林黛玉的疾病源於自身，展現形式是從心理和生理兩方面表現出來，

黛玉之美，就是文人推崇的“病美人”之美。在男權社會裏，女性就是

以“柔弱”為美，《女誡》雲：“陰陽殊性，男女異性。陽以剛為德，

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第三回描寫黛玉之美：“兩

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

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

 
1
 段振離：《醫說紅樓·前言》，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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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比幹多一竅，病如戲子勝三分。”
2
這使黛玉的形象躍然於紙上，一

是病弱之美，疾病造成了她的弱，這種弱表現在是形體上和心靈上，疾

病造成了她身體上的瘦弱，似弱柳扶風，惹人憐愛；二是心理方面，常

年的身體之病，讓她對未接的感受異常敏感，常把外界的變化和自身的

命運相聯系，引起心理和情感上的波動，如黛玉葬花，葬的落花，傷憐

的是自身，這種心靈上的“病態”早就了她敏感的性格，多疑的思想，

憂鬱的氣質，使她顯得與眾不同，成為了病態美的典範。疾病成為了林

黛玉形象塑造的核心，也成為了她在男權社會生存下去的武器，因為這

種病態之美，她讓賈寶玉對他的小性子、小脾氣無限包容，對她的身體、

飲食起居無時無刻的牽掛，讓長輩、朋友都對她憐愛有加，也是她成為

了大觀園內的靈魂人物。他是作者理想女性的代表，是作品中作者最喜

愛的人物形象。 

薛寶釵的疾病多源自外界，雖說是胎裏帶來的熱毒，但是發作起來

並不覺得怎麼樣，不過喘嗽些，從描述來看，並不是什麼大病，但是它

的治療藥方卻極為複雜繁瑣，需“大動干戈”才能製成，且“冷香丸”

的藥名和藥方都顯得意味深長。作品中描寫的薛寶釵是一種美麗、健康

的人物形象，但是偏偏有這一種無關痛癢的病，這種病與其說是生理上

的，不如說它是心理上的。脂批做了提示：“凡心偶熾，是以孽火攻

心。”“凡心”即為“凡人之心”，“偶熾”——偶然擁有熾熱的欲望，

在這裏，這種病，凡人都會有，只是“孽火攻心”可以理解為薛寶釵的

心裏可能對某種欲望比較執著。薛寶釵在出生的時候，可能也擁有少女

的熱情以及思想行為的自由意識，但是這種對多元自由生活的熱情與熱

愛在封建社會的女性身上並不見得是一種美好的品質，可能是一種毒瘤

與病態，必須將它壓制住，壓制的過程是繁瑣苦澀的，如冷香丸的配方

與服用方法。要把這種對生活的熱情變成大家閨秀處事不驚的淡然，把

對思想自由、生活自由的價值觀轉化為當時主流的價值觀——功名利祿

 
2
 【清】曹雪芹、高鶚著：《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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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賢妻良母。薛寶釵的人物形象滿足了男性社會對女性生理和社會層面

的需求，薛寶釵身上的病則是她的“自我”人格形成過程當中“本我”

的呐喊。 

賈寶玉的病症是源自“情”——他在乎的人，特別是林黛玉。他的

思想自幼與別人不同，患的病症也異於常人——“有時似傻如狂”。在

第三十二回，賈寶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病因所在，他向林黛玉說到：

“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兒我大膽說出來，死也甘心！

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病在這裏，又不敢告訴別人，只好掩著。只等你的病

好了，只怕我的病才的好呢。”
3
賈寶玉的病皆是因性格裏的“深情”

所致。 

 

回目 病因 病症 病果 

第十三回 秦可卿去世 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

的，忍不住哇的一聲，

直奔出一口血來；（急

火攻心，血不歸經。） 

 

不用忙，不相

干。 

第五十七回 紫鵑試玉：

誑寶玉林黛

玉要回蘇州 

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

來，口角邊津液流出

來，皆不知覺。給他個

枕頭，他便睡下；扶他

起來，他便坐著；倒了

茶來，他便吃茶。 

 

知道黛玉不回家

鄉，好了。 

第七十回 尤 三 姐 自

刎，柳湘蓮

出家，尤二

姐 吞 金 自

殺，柳五兒

生病 

 

情色若癡，語言常亂，

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

疾； 

逗他頑笑，轉

好。 

 
3
 【清】曹雪芹、高鶚著：《紅樓夢》第三十六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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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回 憐香菱、抄

檢大觀園、

逐司棋、別

迎春、悲晴

雯等。 

 

沒精打采，魘魔驚怖，

種種不寧，懶進飲食，

身體作熱。 

一月之後，方才

漸漸痊癒。 

 

賈寶玉的“深情”帶有一種魏晉風流——“當為情死”的灑脫與任

性，生命在“情”面前尚不足惜，更何況因“情”而病，所以無論與他

親近之人，或是認知之人，甚至是大自然，他都是由衷的憐惜，用情至

深，所以一旦遭逢厄運的摧殘，寶玉都為之一哭，為之一病，疾病把賈

寶玉“多情”公子的人物形象，表達得入木三分。正所謂：“情最難久，

故多情人必至寡情；性自有常，故任性人終不失天性。”通過對他們的

疾病的刻畫，把三個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合情合理地躍然於紙上，這是

疾病在《紅樓夢》中對文學形象的塑造。 

一、疾病意象的情節推動功能 

在《紅樓夢》中，有的疾病、治病、藥用大篇幅描寫，如林黛玉之

病，賈寶玉治病以及薛寶釵的藥——冷香丸，但是有的疾病卻是一筆帶

過，但是因病卻大大的推動了情節的進展。 

如第二十一回，寫道鳳姐之女大姐病了，見喜，即痘疹，只用了了

兩百餘字，就寫明了得了什麼病，請醫、問藥、治療措施，但是由痘疹

雙線推動了全書的情節發展。一是明線，寫賈璉離了鳳姐便要去尋事，

把賈璉好色的本性，躍然於紙上——內懼嬌妻，外懼孌童，得美人忘情

忘性。再說由此引出了第二個情節平兒幫賈璉收拾在外的衣服鋪蓋，發

現一綹青絲，平兒深知賈璉與鳳姐的為人、脾氣、秉性，於是把頭發收

起來，上演了一出“俏平兒軟語救賈璉”。二是暗線，“誰知”二字，

突出大姐病在大家意料之外，大夫語：“病雖險，卻順，到還不妨。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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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桑蟲豬尾要緊。”
4
結合巧姐的讖謠來說：“勢敗休雲貴，家亡莫論

親。偶因濟劉氏，巧得遇恩人。”命運雖險，卻順，到還不妨，“桑蟲

豬尾”據藥理記載，並不能治療痘診，預備就是為祭祀或其他用途，這

裏提到，一是風俗，二是隱喻巧姐日後的農家生活，正與巧姐的圖讖荒

郊野店，一美人在那裏紡績。所以巧姐之病，在這裏有兩個功能，一是

推動情節的發展，由巧姐之病引出，賈璉與“多姑娘”的情事，平兒救

賈璉等情節，二是隱喻了巧姐的命運，讓後期巧姐的命運安排，即在意

料之外，細想又在情理之中。小病大用，讓人嘆服。 

第五十五回，鳳姐小月後，逞強料理家中之事，又添了下紅之症，

鳳姐之病引出了賈探春、李紈、薛寶釵協理榮國府的一系列事情。首先

著筆寫出了探春、李紈、寶釵各自的才能性格，處事方式與態度，讓這

三位人物形象與性格更加飽滿。其次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情節，如趙姨

娘的兄弟趙國基去世，探春案例給二十兩銀子，遭趙姨娘辱罵；探春機

敏，發現了賈府裏面巧立名目，浪費了銀錢，便革除了這份弊端，並且

發現院子的生錢之道，為入不敷出的賈府緩解了經濟壓力；三是寶釵在

探春革新院子的政策上，又添了許多妥帖的細節，照顧到了方方面面的

人物，給他們小惠，全了大體等情節。由鳳姐之病，把鳳姐隱在情節之

後，把李紈、探春、寶釵推到的明線上，推動了情節的發展，足見作者

謀篇佈局之巧。 

再如第五十九回，湘雲犯了杏斑癬，問寶釵要可治病的薔薇硝，寶

釵的沒有了，讓鶯兒去黛玉處取，這裏特地提到了蕊官想黛玉那裏的藕

官了，遂要求一同前往，通過與藕官的連接，承接上文的情節，第五十

八回中藕官燒紙，被乾娘夏婆發現制止，遇寶玉袒護，夏婆心中記恨，

寶玉問其燒紙原因，藕官讓去問芳官，從而引出芳官洗頭，乾娘何婆讓

自己的親生女兒春燕先洗，惹芳官不悅，怒懟何婆，被何婆打，恰巧遇

寶玉過來找芳官，寶玉再次偏袒芳官，何婆心中記恨，何婆與夏婆恰又

 
4
 【清】曹雪芹、高鶚著：《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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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親姐妹，這裏不僅用藕官一同取藥的這一情節，承接了上文藕官燒紙

和芳官洗頭的兩個情節，還為夏婆、何婆的怨恨、不滿埋下了暗線，同

時還開啟了下文的一系列情節。在去黛玉住所拿薔薇硝的途中，鶯兒和

蕊官采了花草編了花籃，在拿完薔薇硝回去的途中，攜藕官一起，又邊

走，邊扯花草，編花籃，被他姑娘發現，後何婆也來了，不便將氣撒在

寶釵的丫頭身上，便打自己的女兒春燕出氣，春燕尋求襲人庇護，何婆

被襲人麝月罵，矛盾加深。在第六十回中，提到蕊官這邊多了一包薔薇

硝，想送給芳官，托春燕送去，在春燕送給芳官之時，恰巧被賈環看見，

賈環討要，芳官不舍，便拿了一包茉莉粉贈與賈環，賈環將其送給彩雲，

發現是假的薔薇硝，趙姨娘不依不饒，於是又惹出一出“趙姨娘大鬧怡

紅院”……每每讀自此處，都對曹公的以小見大，和緊密的情節控制能

力嘆服不已，在這裏湘雲的杏斑癬不僅有情節推動功能，還為《紅樓夢》

中的情節埋下了一條暗線，趙姨娘大鬧怡紅院後，探春出場平亂，這各

方利益的撕扯，特別是將探春自身的利益也裹挾其中，讓她很為難，最

終無事生非的趙姨娘，造謠生事的夏婆等人，恃寵而驕芳官等人都沒有

受到相應的處理，這樣一來，趙姨娘會繼續生事，夏婆等人懷恨在心，

芳官等人的行為會愈加倡狂，在無疑為賈府以後的烏煙瘴氣埋下了伏筆。 

二、疾病意象的意象隱喻功能 

    這裏的環境渲染，主要指的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紅樓夢》內

的文學環境進行烘托，另一個是指對《紅樓夢》外的社會環境，《紅樓

夢》這部文學作品帶有的隱喻指示性。 

     在《紅樓夢》中疾病不僅僅是我們醫學意義上的生理或者心理疾

病，而是構成《紅樓夢》悲劇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王國維在《紅樓夢評

論》中提到：“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

也。”
5
裏面就揭示出，人生最大的不幸是命運裏所固有的，而不是某

種偶然的事故，《紅樓夢》中大部分有象徵意義的疾病，大都是從胎裏

 
5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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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在命運的初始階段，固有且無法擺脫。疾病在榮寧二府中都隨

處可見，它貫穿於整部《紅樓夢》，彌漫著潰散和衰亡的氛圍。《紅樓

夢》中第一次正面描寫疾病造成的死亡，在第十二回和第十三回，賈瑞

和秦可卿之死。 

賈瑞之病一半是外部原因造成的，在寒冬臘月天，鳳姐對其的身體

和精神的雙重折磨，在加之爺爺賈代儒對他的責罰和從小對他的精神管

控，導致了賈瑞病倒，但就外部原因造成的病症而言，並不足以致命，

真正要他性命的是思想雷根深蒂固的“邪思妄動之症”，使其成為了難

以救治的“冤業之症”，最後跛腳道士送來了“風月寶鑒”讓其治病，

只讓他照反面，反面是包括賈瑞在內的人不喜面對的骷髏圖案，不讓他

照正面，他卻偏偏經不住誘惑照了，照了裏面就是更大的誘惑，他的執

念鳳姐，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欲望，一次又一次的看向正面，直至精盡而

亡。賈瑞的死亡是人類對欲望難以控制的結果，欲望又是在人類生命之

始自帶的本能，這裏有一個重要的隱喻，賈瑞之病，病在對欲望的過度

放縱，賈瑞，假瑞也，就整個賈府而言，百年的安逸已使得子孫們對自

己的欲望言行不加以控制，賈瑞之病，乃賈府之病。這裏還出現了一劑

重要的藥方——風月寶鑒，在“甲戌本”楔子裏談到《紅樓夢》一書名

字的嬗變時，提到東魯孔梅溪又給予《風月寶鑒》之名，6可見“風月

寶鑒”於《紅樓夢》而言的重要性，要麼能說明內容，要麼能闡述思想，

要麼能引人深思？才有可能作為一本小說的題目，筆者認為這裏可取引

人深思之妙用。這麼重要的風月寶鑒，在《紅樓夢》的前八十回中，就

只這一次正面亮相，所以賈瑞之死，不得不引人深思。賈瑞若能節制自

己的欲望，遵從醫囑，那麼他的病也是能好的，但是他非但不聽從醫囑，

還放縱自己的欲望，即便是有神仙法器，神仙下凡也難救，賈府也是如

此，貴族子弟們荒淫享樂，仗勢欺人，早有人，諸如清醒的秦可卿、元

春、探春，焦大，甚至已經去世的榮寧二公，都一遍一遍的警示賈府的

 
6
 《紅樓夢》甲戌本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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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者，賈府命數將近，如果不收斂自己的欲望，繼續縱情享樂，貪污

弄權，不聽警醒之言，也必將走向“死亡”的命運，“風月寶鑒”就是

治療病入膏肓的賈府的藥方，只要能恪遵醫囑，多看到烈火烹油、鮮花

錦簇背後賈府骷髏一般醜惡的黑暗面，賈府還是有機會將死回生，可惜

賈府沉迷於風月寶鑒正面的“誘惑”，最終由於外部環境的變動和自身

內部原因走向了潰亡。 

緊接著第十三回是秦可卿之死，關於秦可卿的死因，各家眾說紛紜，

探佚也層出不窮，這裏僅以《紅樓夢》書中對秦可卿的病死文本做文本

分析。秦可卿在《紅樓夢》中獨具匠心的一位人物，也是“金陵十二正

釵”畫冊中最後一位，十二釵中第一位去世的重要人物，且在第五回中

化身“兼美”的仙子，引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她應該是作者苦心塑造

的一個重要的隱喻。劉心武先生有很多關於秦可卿專門的研究，把其作

為一個重要的“政治隱喻”，這裏筆者另闢蹊徑，認為作者既然最終選

擇了秦可卿的死因是病死，那麼這裏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疾病隱喻。首

先看秦可卿的病症，如賈瑞一樣，並非是不治之症，名醫張友士明確指

出：“這病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藥看,若夜裏睡的著覺,那時又添二分

拿手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痊癒了。”
7

而且她擁有比賈瑞更好的醫療條件，從第十回的文本可看出，寧府為秦

可卿的病可謂是傾盡心力，請能請到的最好的名醫，吃最好的藥，用最

好的態度來照顧她，這已經是病人治病最好的外部條件了，但是她的病

症卻纏綿、反復，最終在這年冬天就突然去世。在第十一回中，詳寫了

鳳姐探病，那是這年九月，鳳姐對她多加勸慰，但是秦氏對自己的病症

似乎很自知，對王熙鳳說到：“任憑是神仙也罷，治得病治不得命。嬸

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挨日子。”8在這一系列的病程，治療，言語和

死亡時間都讓人深思。最後秦可卿去世前給王熙鳳的托夢，更是體現了

 
7
 【清】曹雪芹、高鶚著：《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76頁。 

8
 【清】曹雪芹、高鶚著：《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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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得預見性，在第十三回中提到，她已經向王熙鳳說明了賈府必將衰落

得未來，並為其指明了兩條退路，還預示了元春封妃的盛況不過是轉瞬

即逝，希望大家能“各自需尋各自門”，夢驚醒，而秦氏亡，說明秦可

卿的疾病與死亡同賈府的衰敗與滅亡構成了某種隱喻關係。秦氏之病，

可治卻走向了病死，這是命，賈府的“病”也是本可以醫治又無法醫治，

最終得走向滅亡，這隱喻了賈府的命運。她的屬於十二釵之一，她的優

渥的醫療條件和死亡的結局與十二釵的整體命運，構成了某種命運性的

隱喻，這是十二釵悲劇的肇始，也是“紅樓夢”悲劇的兆示。 

 

叁、結語 

 

在《紅樓夢》中，疾病隨處可見，無論是人之病，賈家之病，社會

之病，而在如此沉重的閱讀中，我們竟感覺到了這部作品的青春性，美

麗的身軀，溫情的詩意，高貴的精神讓弱的之美展現得淋漓盡致，這便

是文本中疾病的詩學。《紅樓夢》中大量的疾病隱喻描寫，把文學回歸

於身體，構成了結構性的疾病隱喻，即“文學是人學”。疾病在《紅樓

夢》中的貫穿始終，體現了曹雪芹對文本創作的文學想像和文化想像，

這便是疾病意象最令人嘆服的功能性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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